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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舌尖－舌面连续统

看汉语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的分布差异∗

张吉生

提要　 汉语［ｉ］和［ｙ］是典型的舌面元音， 也分别是韵母齐齿呼和撮口呼的标记。
汉语全部 １４ 个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的分布差异是十分有趣的现象， 以前乏人问

津。 文章以舌尖－舌面连续统为视角， 通过跨语言语料分析， 提出了汉语声母辅

音舌尖－舌面连续统。 文章认为， 汉语舌面性越强的韵母要求声母的舌面性越

高， 汉语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与声母共现的分布差异与声母和韵母的舌面性程

度有关， 这是一种声韵母和谐组合的现象。
关键词　 舌尖－舌面连续统　 齐齿呼　 撮口呼　 声韵母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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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现代汉语（本文专指普通话）有个有趣的现象， 两个齐齿呼阳声韵分布有

很大的差异， ［ｉɛｎ］的分布频率要远高于［ｉａ౻］。 进一步观察会发现一个更有趣

的现象， ［ｉɛｎ］与［ｉａ౻］的分布差异跟［ｉ］与［ｙ］的分布差异完全一样， 如表 １ 所示。

ｐ ｐｈ ｍ ｔ ｔｈ ｎ ｌ ʨ ʨｈ ɕ

ｉ ｐｉ
笔

ｐｈ ｉ
匹

ｍｉ
米

ｔｉ
底

ｔｈ ｉ
提

ｎｉ
你

ｌｉ
里

ʨｉ
几

ʨｈ ｉ
齐

ɕｉ
洗

ｉɛｎ ｐｉɛｎ
变

ｐｈ ｉɛｎ
篇

ｍｉɛｎ
面

ｔｉɛｎ
店

ｔｈ ｉɛｎ
天

ｎｉɛｎ
年

ｌｉɛｎ
连

ʨｉɛｎ
减

ʨｈ ｉɛｎ
前

ɕｉɛｎ
线

ｙ ｎｙ
女

ｌｙ
吕

ʨｙ
剧

ʨｈｙ
去

ɕｙ
需

ｉａ౻ ｎｉａ౻
娘

ｌｉａ౻
两

ʨｉａ౻
将

ʨｈ ｉａ౻
枪

ɕｉａ౻
想

表 １　 汉语［ｉ］、 ［ｉɛｎ］、 ［ｙ］、 ［ｉａ౻］韵的分布

表 １ 展示了汉语［ｉ］、 ［ｙ］、 ［ｉɛｎ］、 ［ｉａ౻］四个韵母与声母搭配的全部音节

（不涉及声调）。 显而易见， ［ ｉ］与［ ｉɛｎ］的分布一样， ［ｙ］与［ ｉａ౻］的分布也完

全一样； ［ｙ］和［ｉａ౻］的分布远比［ｉ］和［ｉɛｎ］受限。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以

前， 人们通常用标记性来解读［ ｉ］与［ｙ］的分布差异， 因为［ｙ］是高标记元音，
所以比［ｉ］的分布要受限①。 但实际上， 标记性理论解释不了为什么汉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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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标记性理论（Ｒｉｃｅ ２００７：８０）认为， 结构越简单的、 越普遍的、 习得越早的， 越是无标记的； 反
之则越是有标记的。



∗［ｔｙ］和∗［ｔｈｙ］， 却有［ｎｙ］和［ｌｙ］， 而后者比前者标记性更强②。 标记性更无

法解释［ｉɛｎ］与［ｉａ౻］的分布差异。
现代汉语有两个严格受 ＣＶ 搭配制约的音段类别： 舌尖音和舌面音。 前者

包括 ７ 个舌尖辅音［ｔｓ ｔｓｈ ｓ ౧ ౧ｈ ʂ ɻ］和两个舌尖元音［ɿ ʅ］， 其中［ｔｓ ｔｓｈ ｓ ɿ］
为不卷舌舌尖音， ［౧ ౧ｈ ʂ ɻ ʅ］为卷舌舌尖音。 后者主要指三个舌面辅音

［ʨ ʨｈ ɕ］。 朱晓农（２０１８：１２０）在讨论汉语中的声韵和谐音节（即声母和韵母同

部位）时提出有六套声韵和谐音节， 但在北京话 ／普通话中只有［ ｔｓɿ ｔｓｈɿ ｓɿ］、
［౧ʅ ౧ｈʅ ʂ ʅ ɻʅ］、 ［ʨｉ ʨｈ ｉ ɕｉ］三套， 其他三套没有。 因此， 本文讨论的现象

只限于普通话。 朱晓农讲的普通话音节的三套声韵母和谐组合就是舌尖音和舌

面音的 ＣＶ 序列制约条件， 如（１）。
（１） 舌尖、 舌面音的 ＣＶ 序列制约条件

ａ． 舌尖元音只能出现在舌尖辅音后， 且卷舌和不卷舌须匹配。

ｂ． 舌面辅音只能后跟前高舌面元音 ／ 介音［ ｉ］或［ｙ］。

制约条件（１ｂ）说明， 舌面辅音［ʨ ʨｈ ɕ］只能出现在前高元音 ／介音［ ｉ ｙ］
之前。 而标记汉语齐齿呼和撮口呼的［ｉ ｙ］是典型的舌面元音。 在现代汉语中，
能出现在舌面辅音后的韵母严格受制约条件（１ｂ）的约束③。

涉及制约条件（１）的声韵和谐音节从语音学讲是协同发音问题， 从音系学

讲是同化问题。 但在汉语中， ［ｔｉ ｔｈ ｉ ｎｉ ｌｉ ｎｙ ｌｙ］是合法音节， 而∗［ｔｙ］和∗［ｔｈｙ］
是不合法音节， 这一现象无论是标记性理论， 还是协同发音说， 或同化说， 都

无法解释。 典型舌面音［ ｉ］和［ｙ］的分布差异与舌面性强弱有关吗？ 本文将从

舌尖－舌面连续统的视角， 解读［ｉ］与［ｙ］、 ［ｉɛｎ］与［ ｉａ౻］分布差异的原因， 揭

示汉语所有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与声母组合的规律。
２． 舌尖－舌面的音系学区别

从音系学讲， 舌尖音与舌面音是两个泾渭分明的范畴， 经典生成音系学的

ＳＰＥ（Ｃｈｏｍｓｋｙ 和 Ｈａｌｌｅ １９６８：３１２）用特征［ ＋ ／ －散布性］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区别两者，
舌尖音是［－散布性］， 舌面音是［ ＋散布性］。 Ｃｈｏｍｓｋｙ 和 Ｈａｌｌｅ（１９６８：３１２）认

为， “散布性音发音时沿着气流方向有一段相当长距离的收紧， 而非散布性音

发音时沿着气流方向只有很短距离的收紧④”。 在音系学界， 凡语言中有舌尖

音和舌面音这两种不同范畴的音段， 都用［＋ ／ －散布性］这一特征来区别（Ｅｖａｎｓ

８７５ 当代语言学

②
③

④

根据音节理论（Ｐａｒｋｅｒ ２０１１：１３）， 音节ＣＶ 之间的响度差异越大， 音节越呈无标记性、 越自然、 越普遍。
汉语［ʨ ʨｈ ɕ］全部音节（不考虑声调）共 ４２ 个， 除了表 ４ 所列， 还有［ʨｉｎ］ “金”、 ［ʨｈ ｉｎ］

“亲”、 ［ɕｉｎ］“心”。
Ｃｈｏｍｓｋｙ 和 Ｈａｌｌｅ（１９６８：３１２）对散布性音段的定义的原文是：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ｏｕｎｄ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ｆｏｒ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 ｆｌｏｗ； ｎ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ｅｄ ｓｏｕｎｄ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１９９５； Ｂｕｔｃｈｅｒ ２００６； Ｇｕｓｓｅｎｈｏｖｅｎ 和Ｊａｃｏｂｓ ２０１７：８３）。 Ｈａｌｌ（１９９７：３８）认为， 用

［＋ ／ －散布性］特征来区别舌面音和舌尖音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⑤。 汉语舌尖音

［ｔｓ ｔｓｈ ｓ ɿ ౧ ౧ｈ ʂ ɻ ʅ］和舌面音［ʨ ʨｈ ɕ ｉ ｙ］是两个泾渭分明的范畴， 因此，
舌尖元音［ɿ］和［ʅ］分别只出现在舌尖辅音［ ｔｓ ｔｓｈ ｓ］和［౧ ౧ｈʂ ɻ］后， 舌面辅

音［ʨ ʨｈ ɕ］只出现在舌面元音［ｉ］或［ｙ］前， 如（２）所示。
（２） ［ɿ］： ［ ｔｓɿ］字 ［ ｔｓｈɿ］次 ［ｓɿ］四

［ʅ］： ［౧ʅ］只 ［౧ｈʅ］吃 ［ʂ ʅ］是 ［ɻʅ］日

［ ｉ］： ［ʨｉ］机 ［ʨｈ ｉ］期 ［ɕｉ］西

［ｙ］： ［ʨｙ］距 ［ʨｈｙ］去 ［ɕｙ］需

（２）表示汉语舌尖元音和舌面元音是互补的， 不能对立出现， 舌尖元音绝

对不能出现在非舌尖辅音后， 舌面辅音后绝对不能是舌尖元音。
关于舌尖音和舌面音， 学界有一个共识， 凡有舌尖－舌面两个范畴的音段

都是舌冠音（Ｃｈｏｍｓｋｙ 和 Ｈａｌｌｅ １９６８：３１２； Ｇｕｓｓｅｎｈｏｖｅｎ 和 Ｊａｃｏｂｓ ２０１７：８３）， 如

汉语普通话， Ｎｇｗｉ 语⑥（Ｆｏｌｅｙ ２０２２：９９）， 挪威语（Ｂｒａｄｌｅｙ ２００７：９５０）， 澳大利

亚的土著语言（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５）， 一些西非语言（Ｌａｄｅｆｏｇｅｄ １９６８）等。 Ｈａｌｌ（１９９７：
４４）认为， ［散布性］特征与［＋后位］（ｂａｃｋ）没有关系。 这一观点与 Ｇｕｓｓｅｎｈｏｖｅｎ
和 Ｊａｃｏｂｓ（２０１７：１８８）特征几何结构中［唇部］和［舌冠］节点下都有［散布性］特
征的层级结构一致⑦， 也与 Ｏｄｄｅｎ（２００５：６２）把从双唇音到硬腭音都赋值［－后位］
的特征赋值理论相吻合。 据上所述， 汉语普通话的辅音层级结构可表述如图 １。

喉上

发音部位

［ － 后位］

［唇部］

［ｐ ｐｈ ｍ ｆ］

［舌冠］

［ ｔｓ ｔｓｈ ｓ ｔ ｔｈ ｎ ｌ ౧ ౧ｈ ʂ ɻ ʨ ʨｈ ɕ］

［ ＋ 后位］

［舌根］

［ｋ ｋｈ ｘ ౻］

图 １　 汉语辅音层级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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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由于有相当一些语言没有舌尖音和舌面音的范畴性区别（如英语中［散布性］特征就没有区别
性）， 对有些音是［＋散布性］还是［－散布性］也有争论， 如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１９８５：２３７）认为英语［ｔ ｄ ｎ］是［ －散
布性］， 而 Ｈａｌｌ（１９９７：３９）认为是［＋散布性］。

Ｎｇｗｉ 语是一种藏缅语， 分布在中国西南部及周边的老挝、 缅甸、 越南和泰国等国。
Ｇｕｓｓｅｎｈｏｖｅｎ 和 Ｊａｃｏｂｓ（２０１７：１８８）提供的特征几何图如下（中文由笔者翻译）：

发音部位

唇部

散布性 圆唇

舌冠

前部性 散布性

舌面

后 高 低

舌根

紧张性



汉语音系告诉我们， 普通话的 ２２ 个辅音中（不包括半元音［ｊ ｗ］）， ［ｔｓ ｔｓｈ

ｓ ౧ ౧ｈ ʂ ɻ］是舌尖音， ［ʨ ʨｈ ɕ］是舌面音。 本文旨在讨论［－后位］非典型舌尖

辅音（即［ｐ ｐｈ ｍ ｆ ｔ ｔｈ ｎ ｌ］）和舌面辅音与典型舌面元音［ｉ ｙ］及其他齐齿呼和

撮口呼韵母的组合规则⑧。
３． 舌尖－舌面的连续统

从语音学讲， 舌尖辅音是指从唇部到后齿龈或前硬腭， 通过用舌尖接触发

音器官从而妨碍气流通道发出的音。 舌面音是指通过用舌面阻碍气流通道发出

的音（Ｌａｄｅｆｏｇｅｄ 和 Ｍａｄｄｉｅｓｏｎ １９９６：１４５－１４６）。 实际语料和语音实验告诉我们，
舌尖与舌面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渐进的、 模糊的。 汉语典型舌尖辅音和舌面辅

音是舌尖－舌面连续统的两端， 处于两端之间过渡带的音段［ｐ ｐｈ ｍ ｆ ｔ ｔｈ ｎ ｌ］
有不同程度的舌尖性或舌面性。

３．１ 来自 Ｄａｒｔ（１９９１）的语音实验分析

Ｄａｒｔ（１９９１）通过跨语言语音实验分析认为， 舌尖与舌面之间至少可以分为

四个范畴， 舌尖（ａｐｉｃａｌ）、 上舌尖（ｕｐｐｅｒ ａｐｉｃａｌ）、 舌尖－舌面（ ａｐｉｃｏｌａｍｉｎａｌ）、
舌面（ｌａｍｉｎａｌ）。 这四个范畴的舌位图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舌尖、 上舌尖、 舌尖－舌面、 舌面四个范畴舌位图（Ｄａｒｔ １９９１：２６－２８）

Ｄａｒｔ（１９９１：３０－４９）通过对英语与法语的对比分析认为， 英语基本属于舌尖

性语言， 而法语属于舌面性语言。 但不同音段的舌尖－舌面程度不同。 就英语

的［ｔ ｄ ｎ ｌ］四个舌冠音而言， 基于 ２０ 个英语母语者的语音产出记录， 它们的

舌尖性数据如（３）（Ｄａｒｔ １９９１：３８）。
（３） ［ ｔ］ ［ｄ］ ［ｎ］ ［ ｌ］

舌尖性（％） ６６．６７ ７０．００ ５７．５０ ６３．１６

Ｄａｒｔ（１９９１）的实验数据告诉我们： 第一， 英语中的四个舌冠音都有不同程

度的舌尖性和舌面性； 第二， 同一发音部位的响音［ｎ ｌ］比塞音［ｔ ｄ］的舌尖性

弱， 即舌面性强⑨。 此外， 齿龈音［ｔ］在展唇元音［ｉ︰］前（如 ｔｅａ）比在圆唇元音

０８５ 当代语言学

⑧

⑨

普通话有个音系制约条件： ［ ＋ 后位］ 辅音不能后跟 ［ － 后位］ 高元音， 即没有∗ ［ ｋｙ］、
∗［ｋｈ ｉɛｎ］、 ∗［ｘｉ］等音节。

Ｌａｄｅｆｏｇｅｄ 和 Ｍａｄｄｉｅｓｏｎ（１９９６：１６４）认为， 舌冠擦音的舌尖性或舌面性因语言而异。 汉语的 ／ ｓ ／ 是
的舌尖齿音； 英语的 ／ ｓ ／ 是舌尖－舌面齿龈音； Ｔｏｄａ 语（印度南部）的 ／ ｓ ／ 是舌面齿龈音。



［ｕ︰］前（如 ｔｗｏ）具有更强的舌尖性， 即圆唇音更具舌面性。 在 Ｄａｒｔ（１９９１：７６）
的分析中， 她还发现在舌面性较强的法语中， 元音［ｙ］的舌面性比任何其他元

音都强。 法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有前高元音［ ｉ ｙ］， 发音方式和声学特征也基

本一样。 Ｄａｒｔ（１９９１）的语音实验分析证明： ［ｎ］和［ｌ］的舌面性比［ｔ］和［ｄ］强；
［ｙ］的舌面性比［ｉ］强。

３．２ 来自汉语方言的启示

舌尖音的分布在汉语方言中远比普通话丰富多彩。 关于舌尖音的产生有不

同说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 舌尖元音是舌面元音在历时音变中高顶出位擦化的

结果（伍巍 １９９５； 石汝杰 １９９８； 朱晓农 ２００４）。 当然， 任何历时音变都是某

个阶段的共时音系， 或音系共时格局都是历时音变的结果。 舌面元音舌尖化的

程度和广度在不同方言里不尽相同。 崔传杏（２０２１）对汉语北方方言中舌尖元

音的类型和分布做了广泛调查， 相关数据如表 ２。

北京
官话

东北
官话

中原
官话

冀鲁
官话

胶辽
官话

兰银
官话

西南
官话

江淮
官话

共计

ɿ ２２ １２ ３ １ ６７ １８ １２３
ʅ ２ １ １ ４

ɿ ʅ ９ ８ ５４ ３２ ８ １７ ２２ １１ １６１
ɿ ʮ ２ ２ ４
ɿ ʯ １ ２ ３

ɿ ʅ ʮ ６ １ ２ ９
ɿ ʅ ʮ ８ ２ ７ １７

ɿ ʅ ʮ ʯ ２ ２
共计 ９ ３２ ８２ ３５ １２ １８ ９３ ４２ ３２３

注： 表中的数据是作者在各方言区调查中发现不同舌尖元音的方言点数

表 ２　 舌尖元音在北方方言中的类型与分布（崔传杏 ２０２１：３１１）

学界对舌尖元音有个共识： 舌尖元音从舌面元音演变过来， 即［ɿ ʅ］来自

于［ｉ］， ［ʮ ʯ］来自于［ｙ］。 崔传杏（２０２１）的调查结果显示： 第一， 所有北方

方言都有不卷舌展唇舌尖音［ɿ］， 只有不卷舌展唇舌尖音的有 １２３ 个方言点，
不卷舌和卷舌展唇舌尖音都有的有 １６１ 个方言点。 第二， 有不卷舌圆唇舌尖音

或 ／和卷舌圆唇舌尖音的总共只有 ３５ 个方言点。 第三， 凡有圆唇舌尖音［ʮ］必有

展唇舌尖音。 表 ２ 数据说明来自［ｉ］的舌尖音分布远比来自［ｙ］的舌尖音分布更广、
频率更高。 上述现象说明［ｉ］比［ｙ］更容易舌尖化。 汉语方言的这一现象与 Ｄａｒｔ
（１９９１）跨语言的语音实验分析结果一致， 即［ｙ］的舌面性强于［ｉ］， 可表示如（４）。

（４） 前高舌面元音的舌面性高低

［ｙ］ ＞ ［ ｉ］

也有学者分析了汉语方言中不同声母出现在舌尖元音前的情况， 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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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发现合肥方言的舌尖元音［ɿ］可出现在帮组、 端组、 泥来组声母之后。
合肥方言（伍巍 １９９５）和绩溪方言（赵日新 ２００７）都没有［ʨｉ ʨｈ ｉ ɕｉ］音节， 因

为［ｉ］舌尖化变为［ɿ］后， 这些音节都变成了［ｔｓɿ ｔｓｈɿ ｓɿ］。 可见［ʨ ʨｈ ɕ］的舌

面性很强， 除了典型的舌面元音［ ｉ ｙ］， 从来不与任何其他元音共现。 伍巍

（１９９５：５９－６０）对合肥方言的分析显示了帮组、 端组、 泥来组声母与舌尖元音

共现时发生的不同变化， 见（５）。
（５） 帮组 端组 泥来组

ｐɿ
比

　
ｐｈɿ
皮

　
ｍɿ
米

ｔｓɿ
低

　
ｔｓｈɿ
题

ｎｚɿ ／ ｚɿ　 ｌｚɿ ／ ｚɿ
尼 李

（５）表明， 双唇音完全可以与舌尖音共现； 齿龈塞音不直接与舌尖音共现，
与舌尖音组合时会产生擦化， 塞音变成塞擦音， 这表明齿龈塞音的舌尖性比唇

音的舌尖性弱； 齿龈响音也不能直接与舌尖元音共现， 与舌尖元音组合时也发

生擦化， 甚至完全变成擦音， ［ｎ ｌ］消失。 这说明齿龈响音的舌尖性比塞音的

舌尖性程度更低， 即舌面性更强。 这一现象也与 Ｄａｒｔ（１９９１：３８）对英语齿龈响

音的舌尖性弱于塞音的分析结果一致， 见（３）。
朱晓农（２００４：４４３）对合肥方言的分析也发现， 舌尖音［ɿ］出现在双唇辅音

声母后很普遍。 合肥方言中， 下列双唇声母字音的韵母都是舌尖元音［ɿ］， 如（６）。
（６） 彼鄙比蔽毙闭蓖秘 ｐ

批坯披皮疲脾屁 ｐｈ

迷谜弥米泥 ｍ

（６）说明， 普通话中双唇辅音后的舌面元音［ ｉ］在合肥方言中都读成舌尖

元音［ɿ］， 表明帮组声母辅音的舌尖性倾向。 赵日新（２００７：４７）也发现， 在绩

溪方言中， 帮组声母与舌尖元音共现， 端组声母与舌尖元音组合时变擦化， 如

（７）所示。
（７） 帮组 端组

ｐɿ３５

闭
　

ｐｈɿ４４

皮
　

ｍɿ４４

眉

ｔｓɿ３１

低
　

ｔｓｈɿ２２

地

（７）中绩溪的语料也说明双唇辅音声母的舌尖性比齿龈声母强， 端组的

［ｔ ｔｈ］需擦化后才能与舌尖元音［ɿ］共现。 曹志耘、 邵朝阳（２００１：３７４）也发现，
青海乐都方言的端组字 “低” 和 “提” 后跟舌尖元音后擦化变成 ［ ｔｓɿ１３ ］ 和

［ｔｓｈɿ１３］， 泥组的“泥女腻”读［ｍɿ］， 即齿龈鼻音［ｎ］后面不能直接跟舌尖元音，
但［ｍ］可以。 沁县话也读［ｍɿ］（侯精一、 温端政 １９９３：１５６－１６１）。 “泥”音在

汾阳、 离石、 祁县、 文水、 汾西方言中舌尖化后都擦化读成［ｎｚɿ］。 这些跨方

言的语料说明， 帮组、 端组、 泥来组声母辅音的舌尖化程度不同， 因此表现形

式也不同。 越容易舌尖化的， 表示舌面性越弱。 用现代语音学术语来表达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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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唇音、 齿龈塞音、 齿龈响音的舌面性强弱， 可表示如（８）。
（８） 汉语声母非典型舌尖辅音的舌面性强弱

双唇音

［ｐ ｐｈ ｍ］
＜
＜

齿龈塞音

［ ｔ ｔｈ］
＜
＜

齿龈响音

［ｎ ｌ］

舌面性越弱的辅音， 越容易与舌尖元音共现。 双唇音容易与舌尖元音共

现， 有其发音语音学基础。 根据 Ｌａｄｅｆｏｇｅｄ 和 Ｍａｄｄｉｅｓｏｎ（１９９６：１０－１１）， 辅音的

发音器官包括唇、 舌尖和舌面、 舌根、 喉部。 双唇音用唇部发音， 与舌无关，
因此双唇辅音后用舌尖或舌面元音都不受影响。 如果辅音是舌面音， 就很难后

跟舌尖元音。 舌尖辅音后跟舌尖元音， 是最和谐的协同发音。 因此， 在不少汉

语方言中， 帮母后的前高元音多是舌尖音， 这是早期舌面音［ ｉ］高顶出位擦化

的结果。
普通话声母唇齿音［ｆ］后既不跟前高舌面音［ ｉ］， 也不跟舌尖音［ɿ］， 这是

因为在历时音变中［ｆ］后的［ｉ］高顶出位后分裂变成［ｅｉ］， 如［ ｆｅｉ］“飞”ÊI0。 前高

元音［ｉ］高顶出位有两种变化： 或裂化变［ｅｉ］， 或擦化变［ɿ］。 因此， 由于普通

话中［ｆ］不与前高元音共现， 本文在分析汉语齐齿呼和撮口呼与声母辅音的组

合时不包括辅音［ｆ］。
如果（８）的辅音舌面性强弱成立， 汉语舌面元音［ ｉ］和［ｙ］， 以及全部齐齿

呼和撮口呼韵母的分布差异， 可能与声母舌面性强弱有关。
４． 齐齿呼和撮口呼的舌面性与声母的关系

如果（４）和（８）是正确的， 那么， 这种舌面性强弱程度的理据是什么？ 大

量跨语言语料证明， ［ｙ］的舌面性要强于［ ｉ］。 ［ｙ］与［ ｉ］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的

元音性（ｖｏｃａｌｉｔｙ）要大于后者。 尽管［ｙ］和［ ｉ］都是前高元音ÊI1， 但［ ｉ］与半元音

［ｊ］几乎同质。 Ｇｕｓｓｅｎｈｏｖｅｎ 和 Ｊａｃｏｂｓ（２０１７：２０８）认为， ［ｉ］与［ｊ］的区别在于它

们出现在音节的位置： 出现在韵腹位置就是［ ｉ］； 出现在声母位置就是［ ｊ］ÊI2。
因此， 在所有舌面元音中， ［ ｉ］的元音性最弱。 据此， 本文提出一个假设： 舌

面元音的舌面性强弱， 与元音性强弱有关， 即元音性强， 则舌面性强； 舌尖性

强， 则元音性弱。 这一假设同样得到汉语舌尖元音产生过程和舌尖元音声学特

征的佐证。 许多学者（伍巍 １９９５； 石汝杰 １９９８； 朱晓农 ２００４）认为， 汉语舌

尖元音是前高舌面元音高顶出位擦化的结果。 虽然擦化是否就表示元音性弱化

３８５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

ÊI0

ÊI1

ÊI2

在有些方言中， 声母［ｆ］后的元音［ｉ］不高顶出位分裂成［ｅｉ］， 如绍兴话的“飞”仍读［ｆｉ５２］； ［ｆ］
后面也可以是齐齿呼复韵母， 如［ｆｉａｏ５２］“覅”。

根据生成音系学理论， 元音的响度（ｓｏｎｏｒｉｔｙ）从高到低为， 低元音＞中元音＞高元音， 响度越高
元音性越强（Ｐａｒｋｅｒ ２０１１）。

国外学者（Ｗｉｅｓｅ １９９７； Ｙｉｐ ２００３； Ｄｕａｎｍｕ ２００７ 等）习惯把汉语介音写成［ｊ］和［ｗ］， 因为它们
不在韵腹位置； 中国学者习惯把介音写成［ｉ］和［ｕ］， 因为它们不在声母位置。 当介音［ ｉ］和［ｕ］的前面
是零声母时， 就写成［ｊ］和［ｗ］， 如［ｊｅ］“夜”和［ｗｏ］“我”。



仍有待商榷， 但有些外国学者（如 Ｗｉｅｓｅ １９９７：２３９）认为汉语其实没有舌尖元

音， 所谓的舌尖元音只是摩擦音的音节化（ｓｙｌｌａｂ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根据 Ｗｉｅｓｅ（１９９７）
的分析， 汉语［ｓɿ］“四”的音节结构可写成［ｓ�ｚ］ÊI3。 Ｌｅｅ⁃Ｋｉｍ（２０１４）认为汉语舌

尖元音也可称为“音节化通音” （ 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ｎｔ）， Ｌａｄｅｆｏｇｅｄ 和 Ｍａｄｄｉｅｓｏｎ
（１９９６：３１４）称其为“摩擦元音”（ｆｒ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ｏｗｅｌ）。 但 Ｌｅｅ⁃Ｋｉｍ（２０１４：２７５）的语音

实验也证明汉语舌尖元音确实有元音共振峰。 无论舌尖元音是元音擦化， 还是

擦音音节化， 舌尖元音有明显擦化是不争的事实（Ｌｅｅ⁃Ｋｉｍ ２０１４：２７３）。 因此，
舌尖元音的元音性弱， 辅音性强。 显然， ［ｉ］比［ｙ］更容易舌尖化， 与［ ｉ］的弱

元音性有关。 在汉语方言中， 舌尖元音除了与典型舌尖辅音共现以外， 还能与

帮组声母辅音共现， 但端组、 泥来组声母与舌尖元音共现时要发生擦化。 根据

舌尖元音在不同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和 Ｄａｒｔ（１９９１）的语音实验分析， 我们得出了

汉语帮组、 端组、 泥来组声母辅音舌面性强弱等级， 见（８）。 那么， 辅音的舌

面性强弱与元音性强弱有关吗？ ｖａｎ ｄｅｒ Ｔｏｒｒｅ（２００３：５９）认为， 辅音也有不同

程度的元音性， 其元音性强弱等级可表示如（９）。
（９） 辅音的元音性

辅音性 元音性

　 唇音　 　 　 舌冠音　
←

舌根音　 　 声门音
→

ｖａｎ ｄｅｒ Ｔｏｒｒｅ（２００３：５９）提出的辅音的元音性强弱等级是有充分理据的。
双唇音的辅音性最强， 因为用双唇阻塞气流通过声道时形成的气压缩（ｃｏｎｓｔｒｉｃ⁃
ｔｉｏｎ）最强， 而气压缩的形成则是辅音区别于元音的标记ÊI4； 双唇音的辅音性

强， 因此［ｐａ］和［ｍａ］音节是最无标记的ÊI5， 儿童习得早。 声门音的产出在声道

不形成气压缩， 因此元音性最强。 声门音 ［ ｈ ʔ］ 在 ＳＰＥ （ Ｃｈｏｍｓｋｙ 和 Ｈａｌｌｅ
１９６８：３０３）的分析中被归为滑音。 ｖａｎ ｄｅｒ Ｔｏｒｒｅ（２００３：５９）的辅音元音性等级是

依据发音部位提出的。 同一发音部位辅音的元音性， 则看响度ÊI6。 所以响辅音

独立成音节很普遍（如［ｍ� ］， ［ｎ�］， ［౻�］）， 但阻塞音独立成音节极少。 这一现象

与 Ｄａｒｔ（１９９１）的语音实验分析吻合， 也和汉语方言语料呈现的齿龈响音的舌面

性强于齿龈塞音相吻合。 据此， 本文认为， 辅音的舌尖 ／舌面性强弱与其元音

性强弱有关。
如上所述， ［ｙ］的舌面性比［ｉ］强， ［ｎ ｌ］的舌面性比［ｐ ｐｈ ｍ ｔ ｔｈ］强。 因

此， 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舌面元音［ ｉ ｙ］与声母辅音共现时， 声韵母舌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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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标“ � ”表示音节化， 如汉语“呣”（感叹词）的音节是［ｍ�］。
关于辅音的元音性等级论述详见 ｖａｎ ｄｅｒ Ｔｏｒｒｅ（２００３）， 此处不再重复。
标记性理论（Ｐａｒｋｅｒ ２０１１）认为， 最典型的辅音和最典型的元音构成的 ＣＶ 音节是最无标记音节。
关于音段响度排序的基本共识是（从弱到强）： 清阻塞音＜浊阻塞音＜鼻音＜流音＜滑音＜高元音＜

低元音。 相关论述见 Ｒｏｃａ（１９９４）、 Ｂｌｅｖｉｎｓ（１９９６）、 Ｚｅｃ（２００７）等。



强弱呈正相关， 即汉语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的分布与其声韵母的舌面性程度有

关。 与［ｙ］共现的声母舌面性要比与［ｉ］共现的声母舌面性高， ［ ｉ］可以与舌面

性程度较低的帮组、 端组声母共现， 但与［ｙ］共现的最低舌面性声母是泥来组

声母辅音。 所以， ∗［ｔｙ］和∗ ［ ｔｈ ｙ］是舌面性声韵不和谐音节， 不被汉语所接

受， 而［ｎｙ］和［ｌｙ］是舌面性声韵和谐音节。 当然， 这一假设是否成立， 需要用

汉语所有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的分布来验证。
汉语韵母中共有 １４ 个齐齿呼和撮口呼， 可归纳如表 ３ÊI7。

单韵母
复韵母

阴声韵 阳声韵

齐齿呼 ｉ 离 ｉɛ 街　 ｉａ 家　 ｉｏｕ 流　 ｉａｕ 挑 ｉɛｎ 连　 ｉｕ౻ 穷　 ｉａ౻ 良　 ｉｎ 林　 ｉ౻ 领

撮口呼 ｙ 纡 ｙɛ 雪 ｙａｎ 原　 ｙｎ 韵

表 ３　 汉语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根据王力 １９９８：１９－２０）

汉语的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包括两个单韵母［ ｉ］和［ｙ］、 １２ 个复韵母， 其

中五个阴声韵（ｉɛ ｉａ ｉｏｕ ｉａｕ ｙɛ）和七个阳声韵（ｉɛｎ ｉｕ౻ ｉａ౻ ｉｎ ｉ౻ ｙａｎ ｙｎ）。 这 １４
个齐齿呼和撮口呼与汉语 １７ 个［ －后位］声母辅音组合音节的分布情况归纳在

表 ４。

౧ ౧ｈʂ ɻ ｔｓ ｔｓｈ ｓ ｐ ｐｈ ｍ ｔ ｔｈ ｎ ｌ ʨ ʨｈ ɕ

ｉ ｐｉ 比 ｍｉ 米 ｔｉ 低 ｎｉ 你 ｌｉ 里 ʨｉ 及 ʨｈ ｉ 七 ɕｉ 系

ｉｎ ／ ｉ౻ ｐｉｎ 彬 ｍｉ౻ 明 ｔｉ౻ÊI8 ｎｉ౻ 宁 ｌｉ౻ 另 ʨｉ౻ 靖 ʨｈ ｉ౻ 请 ɕｉ౻ 性

ｉɛ ｐｉɛ 别 ｍｉɛ 灭 ｔｉɛ 跌 ｎｉɛ 捏 ｌｉɛ 列 ʨｉɛ 界 ʨｈ ｉɛ 且 ɕｉɛ 些

ｉɛｎ ｐｉɛｎ 变 ｍｉɛｎ 面 ｔｉɛｎ 店 ｎｉɛｎ 年 ｌｉɛｎ 连 ʨｉɛｎ 见 ʨｈ ｉɛｎ 前 ɕｉɛｎ 现

ｉａｕ ｐｉａｕ 标 ｍｉａｕ 秒 ｔｉａｕ 掉 ｎｉａｕ 鸟 ｌｉａｕ 了 ʨｉａｕ 叫 ʨｈ ｉａｕ 桥 ɕｉａｕ 小

ｉｏｕ ｍｉｏｕ 缪 ｔｉｏｕ 丢 ｎｉｏｕ 牛 ｌｉｏｕ 六 ʨｉｏｕ 就 ʨｈ ｉｏｕ 秋 ɕｉｏｕ 修

ｉａ౻ ｎｉａ౻ 娘 ｌｉａ౻ 两 ʨｉａ౻ 讲 ʨｈ ｉａ౻ 强 ɕｉａ౻ 向

ｙ ｎｙ 女 ｌｙ 吕 ʨｙ 据 ʨｈｙ 去 ɕｙ 徐

ｙɛ ｎｙɛ 虐 ｌｙɛ 略 ʨｙɛ 珏 ʨｈｙɛ 确 ɕｙɛ 学

ｉｕ౻ ʨｉｕ౻ 炯 ʨｈ ｉｕ౻ 穷 ɕｉｕ౻ 凶

ｉａ ʨｉａ 家 ʨｈ ｉａ 恰 ɕｉａ 夏

ｙａｎ ʨｙａｎ 卷 ʨｈｙａｎ 全 ɕｙａｎ 选

ｙｎ ʨｙｎ 君 ʨｈｙｎ 群 ɕｙｎ 寻

表 ４　 汉语齐齿呼和撮口呼声韵母分布情况

表 ４ 表头一栏是 １７ 个［－后位］声母辅音， 左边纵行是 １４ 个齐齿呼和撮口

呼韵母。 声母和韵母组合成的音节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 从表 ４ 列出的汉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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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的韵母表述形式和例字都采用了王力（１９９８：１９－２０）的表述。
汉语没有［ｔｉｎ］和［ｔｈ ｉｎ］音节是一种偶然缺失（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ｇａｐ）， 与舌面性或标记性强弱无关。



际语料， 我们可以看出汉语齐齿呼和撮口呼分布有以下规律：
第一， 所有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绝对不能与舌尖辅音组成音节。
第二， 如一个齐齿呼或撮口呼韵母能与帮组声母共现， 就一定可以与表中

其右侧所有其他声母共现。 即， 能与舌面性弱的声母共现， 就一定能与舌面性

强的声母共现。
第三， 一个齐齿呼或撮口呼韵母与表头排序的声母结合时， 不可能出现跨

越分布（ｃｒｏ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如不可能出现可以与帮组和泥来组声母结合， 但不

能与端组声母结合的跨越现象。 因为声韵舌面性必须一致。
第四， 一个齐齿呼或撮口呼韵母可以只能与典型舌面辅音［ʨ ʨｈ ɕ］结合，

但不能与任何其他声母结合， 如［ｉａ］、 ［ｉｕ౻］、 ［ｙｎ］、 ［ｙａｎ］， 这是舌面性要求

最高的组合。
第五， 一个齐齿呼或撮口呼韵母若不能与［ʨ ʨｈ ɕ］组合， 则不可能与任何

一个或一些其他声母结合。 因为既然齐齿呼和撮口呼都是典型的舌面音， 就一

定可以与典型的舌面辅音组合成音节。
上述五条就是汉语舌面性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与声母共现的分布规则。 根

据这些分布规则， 结合（９）的辅音元音性程度等级， 依据舌面性强度与元音性

强度有关的假设， 结合音系特征、 响度、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以及大量实际语

料， 我们得出汉语［－后位］声母辅音舌尖－舌面连续统排序， 如（１０）ÊI9。
（１０） 舌尖性 舌面性

［౧ ౧ｈʂ ɻ ｔｓ ｔｓｈ ｓ］ 　 ［ｐ ｐｈ］ 　 ［ｍ］ 　 （［ ｆ］）
←

［ ｔ ｔｈ］ 　 ［ｎ ｌ］ 　 ［ʨ ʨｈ ɕ］
→

在（１０）的舌尖－舌面连续统排序中， ［౧ ౧ｈ ʂ ɻ ｔｓ ｔｓｈ ｓ］是典型的舌尖辅

音， 不能与呈舌面性的齐齿呼或撮口呼韵母结合； ［ʨ ʨｈ ɕ］是典型的舌面辅

音， 只能与呈舌面性的齐齿呼或撮口呼韵母结合。 表 ４ 汉语齐齿呼和撮口呼韵

母与声母组合的分布状况与（１０）的声母辅音舌尖－舌面连续统排序完全一致。
这种由舌面性强度支配的声韵组合规则与经典生成音系学的“音系强度”Ê20理论

有异曲同工之处。
本文用舌尖－舌面连续统的分析方法， 提出了舌面性越强的韵母对声母舌

面性要求越高的和谐组合规则。 据此， 说明了为什么［ｙ］比［ ｉ］的分布更受限，
揭示了为什么∗［ｔｙ］和∗［ｔｈｙ］在汉语中是不合法音节， 而［ｎｙ］和［ｌｙ］是合法音

节。 同理， ［ｉａ౻］比［ｉɛｎ］更受限， 也应该与两个齐齿呼阳声韵的元音性强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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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I9

Ê20

根据本文的分析理据， ［ｆ］的舌面性应位于双唇音和齿龈音之间， 但由于汉语的音段序列限制
规则（ｐｈｏｎｏｔａｃｔｉｃｓ）， ［ｆ］后不能跟前高元音， 因此在表 ４ 中没有列出。

音系强度（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是一种抽象的维度，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好几种抽象的维度之
一， 各个音段可以根据它们在弱化和增强的音系过程中的行为， 沿此维度按等级排序。 相关论述见 Ｌａｓｓ
（１９８４：１７７－１８３）。 本文是舌尖－舌面连续统的语音学分析， 不做音系强度的音系学分析。



关， 因为前者中的［ａ౻］比后者中的［ɛｎ］的元音性要强。 汉语 １２ 个齐齿呼和撮

口呼的复韵母元音性强度， 还有待我们从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５． 结语

文章以汉语［ｉ］与［ｙ］和［ｉɛｎ］与［ ｉａ౻］两对韵母分布相似性差异为切入点，
从舌尖－舌面连续统的视角出发， 通过跨语言的文献和真实语料的分析， 论证

了辅音舌尖－舌面连续统的理据， 指出舌面性的强弱与元音性的强弱有正相关

性， 总结出汉语［－后位］声母辅音舌尖－舌面连续统格局。 该连续统的舌尖（左
端）－舌面（右端）的程度排序为： ［౧ ౧ｈ ʂ ɻ ｔｓ ｔｓｈ ｓ］ ＜ ［ｐ ｐｈ］ ＜ ［ｍ］ （＜ ［ｆ］） ＜
［ｔ ｔｈ］ ＜ ［ｎ ｌ］ ＜ ［ʨ ʨｈ ɕ］。 文章基于齐齿呼和撮口呼的舌面性程度差异和声

母辅音的舌尖－舌面连续统， 发现了汉语舌面性越强的韵母对声母舌面性要求

更高， 提出了声韵和谐音节的组合规则Ê21， 归纳出汉语 １４ 个齐齿呼和撮口呼韵

母与声母搭配的五条规律， 揭示了汉语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分布差异的语音学

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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